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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极富传奇色彩的内

容，曲波的代表作《林海雪原》自问世以后，经历

了多次的改编，体裁涉及小说、话剧、电影、戏曲、

样板戏、电视剧等，主人公和故事的框架结构也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事所承载的功能从一个

指战员对于战友的缅怀逐渐升级到确立工农革

命者的历史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成为众所周知

的“红色经典”；尔后随着消费主义的泛滥，又被

改编成电视剧、电影，成为提供快感、产生利润的

文化产品。《林海雪原》的改编就像一面镜子，折

射出中国近60年政治生态、审美趣味等方面的

巨大变化。

生逢其时的作品
与“不合格”的个人英雄

1952年曲波开始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后经《人民文学》编辑龙世

辉、秦兆阳的修改，小说选段以《奇袭虎狼窝》为

名发表在1957年《人民文学》第二期上。同年9

月，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从1957年 9月到

1958年8月，不到一年时间，《林海雪原》印刷7

次，累计印数近百万，一时洛阳纸贵。

《林海雪原》从创作到出版的5年时间，正是

中国文学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渡的阶段。这

一时期，关于如何落实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写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已

演变为文艺战线的切实焦虑。《林海雪原》的横空

出世可谓生逢其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林

海雪原》始终是被当做纪实文学看待的，在小说的

第一版的扉页上曲波写下了这样的献题：“以最深

的敬意献给我的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

志”，此后无论曲波谈论创作心得还是回复读者提

问，包括编辑在介绍推广这部小说的时候，都宣称

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小说中人物真实存在”。

居高不下的销售数量和热情洋溢的群众来

信表明了《林海雪原》的成功，但却始终无法掩盖

小说本身与“时代需求”之间的落差。关于新英雄

的形象特征，茅盾、瞿秋白、冯雪峰等左翼理论家

已将其归结为集体性；朱德提出新英雄主义这一

概念，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不是为

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

而是新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

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新英雄的本质标准被

归结为集体主义和纪律性，要求从“个人英雄主

义”走向集体、走向群众。

而《林海雪原》通篇洋溢的是个人英雄主义。

小说的主角——代号203的少剑波是一个英俊、

智慧的英雄。作为这支小分队的军事核心和精神

领袖，少剑波的每一个决定都比其他战士技高一

筹，被战士和群众视作“首长、母亲、教师”，杨子

荣甚至说少剑波指挥千军万马就像挥动自己的

两只拳头一样方便；夹皮沟的群众把少剑波看成

了“神人”。这种描写虽然能够突出解放军指战员

的英勇和睿智，但却极大牺牲了其他战士的形

象，同时也将人民群众置于等待拯救的弱者地

位，集体主义严重缺席，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创作理念背道而驰。

1958年，文艺评论家何其芳在评论《林海雪

原》时就使用了“个人英雄主义”一词。在何其芳

看来，作者对《林海雪原》和集体主义不相容的缺

点竟然不加批判而抱着欣赏的态度，是对“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最大的违犯，问题的关键在于作

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这样的定性不可谓不严

重，由此也不难理解，此后与《林海雪原》有关的

话剧、电影的主人公、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所发

生的巨大变化。

从温情脉脉的话剧
到光芒万丈的样板戏

1958年5月10日，四幕九场话剧《智取威虎

山》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自此拉开了《林海

雪原》改编历史的大幕。作为首个《林海雪原》的

衍生文本，话剧《智取威虎山》的诞生具有里程碑

意义，这部由著名戏剧家焦菊隐亲任导演的作品

为此后的改编提供了重要模板。话剧对于小说的

改编，在很多方面有提炼和再造之功，首先“智取

威虎山”这一响亮、生动的名字最早是从话剧开

始的。其次，话剧将小说比较模糊的背景确定为

固定的场景：雪地、深山庙堂、威虎厅、李勇奇家。

后面的京剧改编版和样板戏都借鉴了这几组场

景。最为重要的是，话剧对主要人物的戏份进行

了调整，将主角定位于孤胆英雄杨子荣身上，虽

然少剑波依然“能谋善断，指挥若定”，但和杨子

荣比起来戏份少了很多。此外其他角色的戏份比

小说中有所增加，以此达到体现集体力量和群众

智慧的目的。

《智取威虎山》是人艺排的第一部关于军事

的戏。为了表现军民之间血肉相连，编导增加了

大量情感戏，在小分队的临时队部李勇奇家里，

“战士们准备过年，白茹给老乡们写春联，高波在

押车奔赴牡丹江前赶着为村子里的儿童做玩

具”，导演要求“在每一场戏中，每一个人都是非

常热情和欢乐的”。这样温情脉脉的军人形象固

然容易表现出革命军队中的人情，但无疑会削弱

冲突、暴力、流血牺牲的一面，而这一面将在十余

年后的样板戏中有所体现。

继人艺将《智取威虎山》改编为话剧之后，

《林海雪原》还分别改编为京剧、评剧、评书、电影

等，尤其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气氛中，《林海雪

原》更是改编的热门。不过，在所有的改编中，仍

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影响最大。

1963年1月，由上海京剧院改编的《智取威

虎山》走进了江青的视野，江青认为这部戏具有

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可能，从此便介入了该戏

的整改。在江青的指挥下，剧组对故事结构、唱

词、音乐、动作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再创作。本

着“三突出”和“高大全”的创作观念，人物形象发

生了很大变化：杨子荣形象方面，删除了表现其

身上带“匪气”的地方，又删除了《深山庙堂》和

《雪地侦察》这两场渲染反面人物的迷信、凶杀

戏。对少剑波的人物形象也进行了修改，他成为

一个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青年军官，不仅如此，

修改本还通过称谓更动，把少剑波改为参谋长，

进一步加强他的符号意义。同时还塑造了李勇奇

这个敢作敢为的劳动人民形象。

这种形象和剧情的设立自然与历史有很大

差距，但在洋溢着无限革命热情的当时，只有这

种形象这样的情节才是真实的、客观的、正确的。

有趣的是，虽然《智取威虎山》脱胎于《林海雪

原》，但江青却否认了这种联系。剧组曾经邀请

《林海雪原》中的原型人物孙大得来作报告，没想

到却惹得江青非常生气。她宣称《智取威虎山》和

《林海雪原》没有任何关系，还一度想要给《智取

威虎山》和剧中的人物改名字，因毛泽东不同意

才作罢。这段闹剧最终以给孙大得判了个“盗名

窃誉”的罪名而告终。

在这些略带荒诞的改编中透露的是历史的

真实。《林海雪原》在诞生之初为主流意识形态的

合法化提供了种种美学依据，因而受到主流文坛

的欢迎。然而为历史赋形的任务是一个永远没有

终结的过程，当文本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的时

候，改编就势在必行。样板戏确定下来后，在全国

各地大小剧团中广泛推广，成为当时贫瘠的文化

荒漠里不多的“精神食粮”。

从个人英雄到消费符码

改革开放之后，《林海雪原》曾一度沉寂。进

入21世纪后，在“红色经典”改编浪潮中，它再一

次被搬上电视银屏。这一次改编，编剧试图将杨

子荣拉下神坛，将杨子荣塑造成一个爱唱酸曲、

性格绵软的伙夫，还给杨子荣安排了不少感情

戏。然而观众并不满意，电视剧可以说是伴随着

观众的指责和唾骂完成播出的。

根据相关调查，电视剧《林海雪原》的主要观

众还是40岁以上，可以说是在特殊的年代里被

“红色经典”建构过的主体。在接受电视剧文本之

前，绝大部分观众已经接受过小说、电影、样板戏

等形式生产出来的“前文本”，这样的文本催生过

他们关于“牺牲”、“崇高”等概念的感情，固定了

他们心目中关于杨子荣、少剑波等人的英雄形

象。因此，在这些观众看来，英雄就应该是20世

纪60年代创作的那个样子，不容任何人篡改和

诋毁。

将观众重新拉近与《林海雪原》距离的是

2014年由徐克导演的3D谍战动作电影《智取威

虎山》。这部电影没有背负宏大的政治使命，是一

个以英雄为名的消费快感的商业产品。

《智取威虎山》中，徐克驾轻就熟地运用戏仿

的手法，在影片中糅杂了多种类型元素，同时拼

贴好莱坞电影桥段，采用“混搭”的方式，破旧立

新，对《林海雪原》进行创造性地改写，呈现出明

显的后现代美学特征。

影片中既有好莱坞战争片中所应有的火爆

的场面：坦克战、飞机战，也有插科打诨式的喜剧

元素，成为博取观众开心的砝码；多次精彩的枪

战又构成了《智取威虎山》的一大看点，特别是

203首长独自枪战的那一场戏，完全就是CS游戏

的真人秀。结尾则以穿越的方式，让小分队英雄们

与当代青年韩庚同坐一席，完成了从过去的“牺牲”

到今日的“幸福”之间的大跳跃，联通历史与当下。

徐克还把戏曲元素杂糅到了影片之中。脸谱

是京剧中重要的要素之一，脸谱的突出特点是色

彩性格象征化，一切性格特点和善恶区分都流露

于色彩之中。在影片《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杨子

荣的演员张涵予加上了浓重的黑色眼影，体现出

戏曲脸谱中以黑色表示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小

白鸽扮演者佟丽娅以面若桃花的化妆来呈现美

丽善良的人物特点，青莲扮演者余男则是浓妆艳

抹以突出妖艳的气质。匪徒们脸谱化、漫画化的

特征则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徐克还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给观众

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通过3D技术，影

片将触角伸到观众的身体与意识之内。在诸多奇

观化的叙事当中，枪战段落辉煌、夺目、新颖迷

人，火车站枪战、夹皮沟枪战等都被制作得超凡

绝伦，子弹定格的特效画面，让空间的立体感得

到充分展示，让观众置身亦真亦幻的效果之中。

在张扬的视觉效果下，杨子荣和203首长的

主体表现却显得十分单薄，个人智慧价值的体现

也不突出。正面人物扁平化，反面人物——土匪

的脸谱化特征则更为明显。土匪外形上是猥琐

的，智慧上是低能的。一边是形式漫无节制地膨

胀和增殖，一边是内容的缩水，其结果是游戏化

的技术遮蔽了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代之以简单

的个人英雄，空洞的所指不再具有历史感和现实

感的深厚意蕴，只是以强烈的刺激性演绎并完成

了视觉盛宴，满足了大众娱乐、消遣和享乐的需

要。从某种意义上，带有传奇色彩的讲述未尝不

是对于原著的回归，但是，从人物形象到精神内

涵乃至创作目的，二者之间已经判若天渊。

如果以原著为标准，《林海雪原》的衍生品固

然只是一种虚拟的再现，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

却未尝不是一种真实。不管是精彩还是拙劣的改

编，对于像《林海雪原》这样承载了无数人记忆的

作品来说，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为原著赋予了新

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编在无形中提醒

着我们，一个个时代已经远去，相比于之前，我们

这个时代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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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21世纪的时代潮流之中，以

今天的视角回眸审视，曲波及其《林海雪

原》带给我们的思索和启示颇多。

主体情感：豪情·感情·激情

曲波出身于农民之家，只读过五年

半的私塾，年轻时即参军，戎马一生，数

度负伤，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据

他的妻子刘波回忆：“他总说自己身上有

一股革命的英雄主义，经历过严酷的战

争，受过重伤，经受多次政治运动的冲

击，他都坦然面对，从容对付。我觉得，在

《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形象有百分之

八十的成分取自他自己的经历。在小说

中，可以找到他们那一代军人牺牲奉献

的高贵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时代内涵。”

委实如此，由于曲波自身的军旅经历和

时代的铸就，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潜涌着

一股浓烈的英雄主义豪情，而创作主体

的这种豪情，作用于创作时，便会使其作

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英雄主义的艺术风

格，从而也成就了《林海雪原》涵具着强

烈的英雄主义色彩这一艺术表征，奠定

了作品的情感基调。

客体文本：
民族性·传奇性·浪漫性
他年幼时曾熟读《三国演义》《水浒》

《说岳全传》等带有鲜明民族风格的通俗

小说，深受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的影响，

也为他采用这样的叙写方式提供了可能

性和可资借鉴的范例。正因如此，我们才

会看到，小说借鉴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

虎将”模式来设置人物。少剑波之于诸葛亮，杨子荣

之于武松，刘勋苍之于张飞，孙达得之于戴宗……

似乎皆能从传统的古典民族小说中找到他们的远

古影像。除人物形象的设置之外，作品的语言以及

叙事结构，也均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语言通俗平

实，易读易懂，以及对民间语言的活用，都很好地体

现了这一点。而且，小说采用通俗小说的单线结构

进行叙述，环环相扣，高潮迭起，情节一波三折，惊

险摄人，引人入胜，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林海雪原》虽是曲波在自身真实经历、真切生

命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创作，有着坚实的现实

主义根基，但作品的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却格外夺

目，熠熠生辉。小说于茫茫林海、皑皑雪原这样的寥

远宏阔的自然环境衬托下缓缓展开，讲述了解放战

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一支以36人组成的战斗小

分队，同十倍于己的国民党残匪进行了艰苦卓绝、

斗智斗勇的残酷斗争，最终于威虎山上肃清顽匪的

故事。故事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而且立足

于真实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塑造并升华了智勇双全

的少剑波、虎胆雄心的杨子荣等具有传奇色彩的人

物，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传奇性。再加之作品中对

奇特自然环境和地域风貌的描述，叙述中对神话传

说的穿插，更是倍加烘托出了作品的传奇色彩和浪

漫色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并没有一味地描写残

酷的战争环境，抒写战斗的铁骨豪情，而是适度添

入了柔情因素——那就是少剑波和白茹的“才子佳

人”般的爱情。小说的第9回，集中叙

写了白茹对少剑波的爱慕和情思；第

23回《少剑波雪乡抒怀》，则抒写了少

剑波对白茹那种欲言又止的感情。这

些柔情因素的加入，不但给作品紧张

惨烈的战争氛围增添了轻松柔婉的因

子，尊重和肯定了人性的本真，而且也

强化了作品的浪漫性。虽然在作品出

版后，对于这种爱情的真实性和叙写

的可行性，曾受到质疑，但是，以今天

的眼光来评判，这恰是作品比较出彩

之处，同时也是它有别于同时期其他

红色经典作品的独到之处。

传播与价值：
通俗·民间·英雄

作为创作主体的曲波在创作时并

未一味地迎合当时主流的文学创作方

式，而是根据自身文化素质和叙述的

需要，采用了民间立场，有意使作品接

近民族风格。因此，作品具有了民间

性、通俗性、传奇性、浪漫性等鲜明格

调，有古典通俗侠义小说和评书的韵

味。具而言之，就是通俗易懂，可读性

高，故事性和吸引力强，而且塑造的主

要人物颇具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鲜

活生动，高大威武。正是在这种意义

上，才使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契合了广大民间读者的阅读趣味；同

时也给其他艺术形式的改写提供了更

大的空间和可阐释的角度。因之，传播

效应也自然被高度强化。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林海雪原》因其突出的传奇性和浪漫性，塑造的英

雄人物和同时期其他作品里的英雄人物相比，显得

格外光彩夺目，而少剑波、杨子荣等鲜活的英雄人

物正契合了中华民族心理上的英雄主义情结。“精

悍俏爽，健美英俊”，且又足智多谋、沉稳干练的少

剑波；胆识超人、智勇双全，孤胆入虎穴智擒座山雕

的杨子荣……可谓十七年文学中英雄人物的经典，

丝毫不逊色于流传已久的古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反而显得更真实可感。在那个举国上下正处于社会

主义建设高潮的历史时期，在那个需要英雄人物感

召的年代，杨子荣、少剑波这样鲜活生动、传奇而又

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自然会被作为鼓舞民心、激

励斗志的文化精神资源进行深度开掘，其传播的广

泛性和深度性也就顺然得以实现。

以今天的文学评判视角来审视，《林海雪原》或

许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作品在故事构思、环境

描写、人物塑造等方面，却绝不乏亮点。这对于一名

业余作者来说，已实属难得。而且，《林海雪原》的意

义和价值，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性层面，而更多

地体现在它的社会功用上。汪曾祺认为，评价文学

作品社会意义的一个标准在于，“要有益于世道人

心”，即要导人向上，导人向善。按照这一标准衡量，

《林海雪原》无疑是优秀的——那激昂的豪情，那凛

然的正义，那巍然的英雄，那恢弘的图景，对于彼时

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精神导向，委实具有积极的助推

和激励作用。仅此一点，便已足够，我们又何必苛求

太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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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

扬这样说：

革命战争快要结束，反映人民解放战争，

甚至反映抗日战争，是否已成为过去，不再需

要了呢？不，时代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它已远

远走在我们前头了，我们必须追上去。假如说

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

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

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么，现在正是

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的希望看到描写这

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

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

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

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

的艺术的记载。（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周扬文集》第一卷第529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4年版。）

在这样一种政治召唤下，从新中国成立

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短短几年里，中国文

学界兴起了一个创作革命战争历史题材作品

的热潮。《腹地》《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铜墙

铁壁》《铁道游击队》《平原烈火》《新儿女英雄

传》《烈火金刚》等等，不一而足，影响巨大。正

是在这样的语境里，曲波的《林海雪原》1956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很快就引起了读者和

评论界的注目。评论家侯金镜随即在《文艺

报》上著文称其为“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

说”。1961年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后更是名声

大振。但也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并因此引发

了一场关于小说《林海雪原》孰优孰劣的群众

性讨论。《北京日报》1961年 5月至8月甚至

开辟了“笔谈《林海雪原》”专栏。虽然这场讨

论的最终结果仍然认为这部作品“显示了它

的独创的成就”，是“解放以来优秀作品之一”

（李希凡《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北

京日报》1961年8月3日），但我们发现，自此

之后关于革命历史书写的长篇小说再难有这

样“引人入胜”的“传奇”之作了，当年出现的

蔚为壮观的“传奇热”至此戛然而止。

应该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战争

传奇的诸多作品中，《林海雪原》达到了一个

高峰。离奇的故事情节、身怀绝技的英雄好

汉、神秘莫测的地形与气候、英雄与美人的爱

情，在表现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剿匪战斗的名

义下异常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由此而获得各

方最初一致的认可。因此，《林海雪原》的出现

与退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也不是一个个体

事件，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颇有意味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反映为成立新中国而

付出艰巨努力的革命斗争历史自是一种必

然。然而如何反映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从胜利者的角度来回忆、纪念甚至享受这个

过程，是一种写法，从新中国主人的角度通过

革命历史来确立自身在本质上的合法性甚至

从中提炼出当下甚至未来可以遵循的本质规

律、理想追求则是另一种写法。两种写法初看

起来颇多交集，但在根本上却是不能相容的。

一个着眼于世俗情怀，一个立足于使命精神，

它们甚至互为消解。《林海雪原》和之前之后

的众多传奇之作显然属于前者。刚刚过去的

艰苦卓绝的战争一旦被传奇化，它带给人们

更多的是快乐甚至快感。战斗便成为一种快

乐的游戏。

从游戏消遣的角度来看，《林海雪原》还

真是一个颇为经典的文本。它的神秘性、它的

个人英雄主义、它的匪气与身体及语言暴力、

它的英雄美人的朦胧的爱以及通过郑三炮蝴

蝶迷等反面人物传达的性，无一不让读者在

阅读中获得一种宣泄与释放。例如，小说中杨

子荣打入威虎山和土匪的那段黑话，在实际

的接受过程中，读者接受的不是杨子荣的勇

敢机智，而恰恰是对匪话语言暴力的“受用”。

小说改编成电影时，这一段“黑话”得到了强

化，而这一强化又进一步引起观众的竞相模

仿。当时一位小学教师这样写道：“不久前，

《林海雪原》上映以后，‘三爷’‘老九’一类的

称呼就在孩子们中间出现了，有的孩子学小

炉匠的丑象，自己打着耳光喊：‘我该死！我浑

蛋！’有的拿‘黑话’当笑话说。”（丁林：《我们

的共同责任》，《北京日报》1961 年 6 月 25

日。）更为严重的是，读者的模仿往往是一种

“断章取义”式的模仿，模仿者似乎并不关心

其前因与后果，若干年以后，黄子平还清楚地

记得当年下乡在农场看完京剧《智取威虎山》

后的情景：“看完电影穿过黑沉沉的橡胶林回

生产队的路上，农友们记不得豪情激荡的那

些大段革命唱腔，反倒将这段土匪黑话交替

着大声吆喝，生把手电筒明灭的林子吼成一

个草莽的世界。”（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

第69、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大凡任何一个社会转型时期，都会要经

历一个从以狂欢为特质的解构到以庄重为特

质的建构的过程。解构原有社会的合法性、享

受解构带来的精神的自由往往是社会转型初

期的精神文化特征，而当这一过程达到一定

程度的时候，建构新的秩序体系会成为一种

更为内在的心理需求。转型时期的文学也往

往与这一文化心理的演绎相吻合。因此，新中

国文学对革命历史的表现，在短暂的传奇式

表达后，必然要求前面所提到的第二种写法：

寻找一种秩序，一种本质，一种理想。正是这

样一种整体上的不可逆转的要求，对《林海雪

原》的质疑就成为一种必然。我们发现，在关

于《林海雪原》的群众性讨论中，所有对该作

品的质疑都与此相关。对《林海雪原》的最早

质疑来自冯仲云的《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

名小说〈林海雪原〉》，该文对小说取材于一个

由少数人组成的小分队的斗争事迹提出批

评，认为无法反映人民解放军的本质特征。个

人英雄主义是被批判最多的地方，批评者认

为小说表现的只是少剑波、杨子荣等的机智

勇敢，而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

的估价；少剑波与女卫生员的爱情也受到了

批判，显性的层面上是批评其小资情调，而隐

性的层面上是不满于这种暧昧感情的世俗化

内涵。冯仲云甚至明确地用“传奇性”“武侠

式”来指称这部作品。

其实，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传奇热”方兴

未艾的这一段时间里，也出现了一些非传奇的

作品，代表作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保卫延安》。这部作品出版后，眼光敏锐

的冯雪峰立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论〈保

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一文中指出，作品

“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生动的历

史中的一页”，“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

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

一部史诗的。”（《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

尽管后来《保卫延安》也受到了批判，那只是受

庐山会议的政治牵连，不涉及小说的内在品

质，这部小说写作中内在的建构性指向却没有

受到质疑。只是随着小说的被批判，这种建构

性亦随之流失。《保卫延安》可能承担的诸多的

功能，更多地依靠对《林海雪原》的质疑来完

成。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林海雪原》及其命运

对于后来文学的规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表现革命历史传奇的高峰

与终结，它为新中国文学转入庄重的、建构性

的史诗性品格做了重要的铺垫。

我认为，重新讨论《林海雪原》及其命运

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以来，我们

的社会转型以及文学转型已经经过了30多

年的历史了。在这30年里，我们始终在解构

的路上，一是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意识形态

化的文学的解构，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

文学意义与责任的解构，这两拨解构的结果

是，我们的创作与阅读变得更加放纵更加轻

松。我们在获得更多的快意与快感的同时，却

感到某些不足和空洞。就以表现革命历史题

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而言，那些抗日神剧、那些

草莽英雄、那些战地情爱游戏比当年的“传

奇”走得更远。我们30年的转型已经进入到

了一个纵深的阶段，我们不能总停留在解构

游戏的平台，然而，我们是否累积了足够的建

构的资源？我们是否具备了建构某种精神的

能力？在转入建构的路上，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这应该是我们面临的迫切的问题。在这

层意义上，《林海雪原》及其命运也许是一面

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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